民間現場第九集
《藝術同參與．傷健共展能》
克萊爾：
我認為任何藝術在任何時候都是為了所有人而設的，我從梯子上跌下來而傷了背部，當時我是一名藝術家。

佐佐木：
我其實是因為交通意外傷了背部，這也是我現在使用輪椅的原因。

高高：
怎樣跟殘疾人士做藝術作品呢？我會問：「咦？可以怎樣做呢？」然後經過一些工作坊，啊，發現原來是可以做到的，而且我覺得很有意義。

林彩珠： 
展能藝術會的宗旨是「藝術同參與．傷健共展能」，我們認為藝術應該無分疆界，最重要是他們的才華與及創意，任何人都應該有機會去參與、創造或欣賞藝術，殘疾人士亦一樣。
安東尼奧：
我們相信藝術本身與及其所能做的價值，我們相信藝術是一個學習策略，也是一個事業取向。
克萊爾：
我成為輪椅使用者前、還是小孩時已經有藝術經驗。我從梯子上跌下來時，正在劇院工作。受傷時我是一個藝術家，受傷後，我決定要繼續做藝術家。這個抉擇是我人生一個很重要的轉捩點。很多人對殘疾人士有很負面的印象，老實說，我認為大部份原因是其他人的無知。人們會問關於我和我的殘疾的問題，我會看著他們的臉，而他們會露出很驚訝的神情，我就心想，有甚麼好驚訝的呢？有些人甚至看不見我，他們並不承認我在地球的存在。以往我會因此感到很憤怒及受傷，但我終於學會了只是說：「噢！好的，我走吧！」但是我覺得提出人們的無知也是非常重要的，那是一個讓大家去認識殘疾人士的機會，去問問題，互相作為一個人去互相認識，你可以理解嗎？
林彩珠：
首先我想要明白，這是每一個人的需要，此外，藝術創作和才華，亦跟殘疾沒有甚麼關係，殘疾是每一個人都可能有的，不是甚麼特別的事，譬如戴眼鏡也可能是一種殘疾。我們當然希望有更多市民能夠明白、了解，透過公眾和殘疾人士去參與、創造、欣賞以及創作藝術的話，希望帶出更多共融訊息以及和諧的社會。
安東尼奧：
我們所有的課程設計都是指向持續學習，並希望可以造就不論是否與藝術有關的就業機會。

（學習小組內，組員互相介紹名字及做動作）

佐佐木：
所有人做那個動作。
廖爸爸：
我是廖爸爸。
小貓：
我猜我一直很喜歡做這件事，而為甚麼可以維持這麼長時間呢，就是它讓我有機會去接觸不同的人，然後建立一種夥伴關係，共同創作。我認為有這個展能藝術學院，讓我有機會真正分享他人經驗 ，並且可以學習。這裡令我有一個新的提醒，亦讓我擴闊了眼界。
高高：
透過這類工作坊或各人的分享，我們可以思考更多，進步更多，好像跨出一大步再做得更多。我發覺在過程中，我會覺得，原來其實我們有多一點耐性，以及重覆，不介意重覆又重覆，我們給他們更多資訊，待他們掌握到的時候就會做得到。
小貓：
大家是否可以建立一個文化，或者一種心態：當我在看這個作品時，並非在看作者的能力，而是我真的在看這個作品呢？
佐佐木：
每一個人都很相似的，我指的是所有社群、所有人，他們都有這種共同的連結，而我想藝術美麗之處就在這裡，它可以在我們慶祝多元的同時強調這種共通性。
克萊爾：
首先應該是做「人」，然後才：「噢，對！她是坐輪椅的。」而這只是我們的一部份，並不是我們的全部；它是我們生命的其中一小塊，並不是我們生命的總和。

佐佐木：
改變是緩慢的，不是嗎？但我想我們繼續做我們正在做的，事情亦會一直改變，一定會。
